
方令光，《以鄭羲下碑為中心論南朝書法之影響》 

摘要 

	 論文提要 

	 緒論 

	 緒論的部份﹐首先回顧《鄭羲下碑》的研究史﹐重點在對前人研究的成果﹐作出歸納

與批評。前中牽涉的議題﹐包括筆法的特徵﹐書丹者的身份﹐《下碑》與南、北朝書法傳統
之間的關係等等。本文主要認為﹐由於一般對於《下碑》筆法的認識過於僵化﹐不但使研究
者無法釐清《下碑》與其它書法作品之間的風格脈絡﹐也無法根據風格分析的結果來討論風
格現象的背後﹐更深刻的歷史情境。因此﹐本文以研究《下碑》筆法的來源﹐作為主要的問
題意識﹐並嘗試從北魏在政治制度﹐與文化氛圍轉變的角度﹐來解釋形成這些風格脈絡的因
素。一方面可以真正的瞭解《下碑》在南北朝書史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勾勒出北魏書法發
展的趨勢。  

	 第一章 《鄭羲下碑》的筆法特徵及其來源概述由於研究方法的缺陷﹐導致前人經常

忽略﹐摩崖碑刻在書法方面的藝術效果﹐具有相當的複雜性。事實上﹐《下碑》作為摩崖碑
刻之一﹐它在拓本中呈現的書法風格﹐是先後經過書丹、刊刻以及外力破壞等因素的交互作
用之後﹐一種綜合的結果。因此﹐本文提出應該先排除後期因素的影響﹐才能逐步探尋筆法
特徵的研究方法。 

	 第一節 外力破壞對《鄭羲下碑》的影響 首先指出所謂的外力﹐包含有來自人為與自

然的力量﹐再藉由實地勘查的經驗﹐結合局部性的比較﹐指出這兩種破壞﹐對碑面造成摩損
的情形。本文認為關於自然風化的造成的破壞﹐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劇烈。事實上﹐它更
小於人為力量的破壞。而人為力量的破壞﹐主要又來自於觀眾在閱讀碑文的同時﹐又對碑面
任意進行「摩娑」。在長時期地經過這種破壞之後﹐目前的碑面﹐只有在碑額的大字﹐以及
位於碑面左上角這個部份的刻字﹐能夠反映出新刻石的狀態。在釐清這些外力破壞的範圍與
程度之後﹐才能以比較科學的態度﹐進行字例的取樣與分析。 

	 第二節 刊刻《鄭羲下碑》的刀法 隨著近代書法研究水平的進步﹐刊刻刀法對碑刻書

風的影響﹐已經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只有先確定刀法能刻出筆寫的效果﹐才能進一步分
析筆法的特徵。首先從《鄭羲下碑》的碑面保存良好的地方﹐觀察各種鑿刻的痕跡﹐並且據
此分析刊刻《下碑》的刀法﹐然後指出當時北魏的刻工們﹐已經掌握了比較高明的雕刻技
術。不同於「龍門四品」是以比較粗糙而簡略的刀法刻製﹐刊刻《下碑》的刀法﹐的確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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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細膩與繁複。 其次﹐再以北魏《大般涅槃經第40》(公元505年)與南朝梁《大般涅槃經

第11》(公元506年)為標準﹐比較筆法與刀法之間的差距。由於墨跡與《下碑》之間﹐各種點

與線條的型態有著同樣的特徵﹐然後才能確定在《下碑》中﹐各種以刀法刻出的點與線﹐仍
然能保有筆法的效果。根據碑面的刻字來研究書丹的筆法﹐是一種合理的途逕。 

	 第三節 《鄭羲下碑》的筆法特徵 從各種點的造形﹐以及橫、折肩與各種鉤等線條的

型態﹐來歸納《下碑》的筆法。本文認為﹐其筆法特徵無法被納入前人所謂「方筆」或「圓
筆」的系統﹐反而應該是一種「方圓兼備」 的用筆技巧。其中的方筆﹐主要出現在各種線

條的起、止兩端 ; 而所謂的圓筆﹐主要又應用在行筆的過程﹐所以讓《下碑》中大部份線條

的形態﹐都具有圓轉蜿蜒的效果。這種「方圓兼備」的用筆技巧﹐使其線條質感有如棉中裹
鐵而剛柔並濟。 

	 第四節 《鄭羲下碑》筆法的來源 根據上述筆法特徵﹐再將這些特徵與《持世經第

一》(公元449年)、《金光明經》(公元471年)的比較﹐指出《下碑》中的「圓筆」技巧﹐最

初是由南朝的行楷筆法影響所發展﹐在南朝書家把這種書體風格與筆法帶到北方之後﹐才逐
漸被北朝的職業書手學習﹐並進而成為元魏宗室墓誌銘﹐以及《下碑》筆法的來源之一。此
外﹐又根據《下碑》與《龍門四品》(約公元498年至505年)、《佛說菩薩藏經第一》(公元457

年)、《大般涅槃經第十六》(約公元484年)等作品的比較﹐指出《下碑》的方筆﹐是繼承北

方地區﹐「五胡書道」筆法的傳統。這種筆法﹐也使得《下碑》有若干的用筆﹐仍然帶有隸
書筆法的遺痕﹐並且突顯出《下碑》作為北魏碑刻的特徵。 

	 第二章 《鄭羲下碑》的書丹者 《下碑》書丹者的身份這個問題﹐牽涉著書家的書學

來源、書家品評、南北書法交流等重要的書法史議題。所以自清代以來﹐研究者對此爭議不
斷。本章即結合新的史料與更微觀的風格分析﹐針對該問題提出新的理解。 

	 第一節 鄭道昭與《鄭羲下碑》 首先從鄭道昭任職於秘書省的經歷﹐並通過對《下

碑》碑文語法的分析﹐本文指出碑文的「注篆」一語﹐並不能解釋為鄭道昭善於篆書﹐甚致
是他以篆書的筆法﹐來為《下碑》書丹﹐而是指鄭道昭具有識讀、注解、籀或篆字的能力。
其次﹐通過史料與碑文的交叉比對﹐考證出碑文在記述鄭羲仕宦的經歷時﹐有時間上的錯
誤。由於鄭道昭應該相當瞭解其父成家與仕宦的過程﹐可見碑文不是由他書丹﹐否則不會出
現這種錯誤。最後﹐再結合前人推測鄭道昭摩崖自己詩文的動機﹐進一步排除他是《下碑》
書丹者的可能性。 

	 第二節 北魏宮廷中的書家 從政府需要大量職業書手﹐在各級機關中抄錄行政文書﹐

以及國家藏書的觀點﹐結合史料記錄的歷代官制﹐指出所謂「書吏」、「書手」、「寫書
生」、「工書者」這些人﹐正是一批善於書法的低級官吏。而中田勇次郎等人所謂「北魏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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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中的書家」﹐也正是指這一批人。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以書法技能﹐在政府中擔任繕寫的任
務﹐活動時主要又是聽從上級須要而隨事調遣﹐只要是須要應用到書法的場合﹐他們都應該
會出現。所以﹐推測他們可能也就是元、魏宗室墓誌銘以及《下碑》書丹的人。 

	 第三節 鄭道昭與北魏宮廷中的書家 本節首先從書風的排比﹐指出一般傳為鄭道昭書

丹的摩崖﹐實際上應該是一群書風相近的書家﹐集體合作的結果。其次﹐由於這些摩崖與北
魏在洛陽地區的碑刻之間﹐有共通的書風﹐本文推測這批書家來自中原地區。特別是由於鄭
道昭曾數次擔任秘書省的高級官員﹐因此必定認識許多北魏宮廷中的書家。在他自己須要優
秀的書法來摩崖時﹐他便集合這批書家來完成這項工作。 

	 第三章 南風北漸的大時代 本章是從北魏漢化政策推動的情形來切入﹐描述元魏宗

室、北方漢人世族、南方士人新貴﹐三者之間勢力之消長﹐以及造成北人仰慕南風的情形。
正是在這種心態上﹐開啟南朝書風北漸﹐並影響北魏書法發展之勢。 

	 第一節 元魏宗室文化水平的提高 本節從孝文帝接受的教育方式著眼﹐指出當時的北

魏宗室﹐如:孝文帝本人﹐以及諸王如元澄、元勰等人﹐在經過長期與漢人世族接觸之後﹐

漢化程度加深﹐文化修養提高的情形也正是這些人﹐成為推動北魏進一步漢化的中堅力量。
當北方原有的漢文化﹐已經無法對這些人提供學習的資源﹐一方面為了進一步漢化﹐一方面
為了政治情勢的考量﹐孝文帝不得不推行激烈的漢化﹐也形成南朝文化北傳的關鍵之一。  

	 第二節 北方漢人世族文化勢力的消退 根據史料的考察﹐本節指出北方的漢人世族﹐

在推動孝文帝的漢化政策這方面﹐並沒有明顯政績。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更指出這些北方的
漢人世族﹐已經失去了他們長期擁有的文化優勢。北方的漢人們無法滿足孝文帝在政治上的
要求﹐更形成南方士人崛起的另一個關鍵。 

	 第三節 北來南士與南朝文化勢力的介入 相對於北方漢人世族文化勢力的消退﹐從南

方北來的士人﹐例如:蔣少游、王肅、劉旭等人﹐積極地推動孝文帝的漢化制度﹐甚至藉著

主導漢化政策的機會﹐努力掘起於北魏政壇﹐並且促成南方士人所帶來的南朝文化﹐在北朝
獲得主導性優勢的情形。尤其以王肅將流行於南朝的貴族喪葬制度帶往北朝的情況﹐更反映
了南朝文化勢力對北朝的影響﹐已經是一種不可抵擋的趨勢。 

	 第四節 墓誌銘文體所反映的南朝文化勢力 從墓誌銘文體的起源﹐指出北魏宗室墓誌

銘的出現﹐可能是學習南朝貴族葬制的結果。由於墓誌銘的製作﹐必然牽涉著書法藝術的應
用﹐在當時的北魏貴族﹐普遍有仰慕況南朝文化的心態之下﹐北方宗室的墓誌銘書法﹐也開
始出現了南朝書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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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南風北漸之路 本節旨在根據史料的記錄﹐歸納南朝書風往北魏傳播的方式。

首先﹐在人物方面﹐整理出14位南朝出身的書家﹐以及他們進入北魏之後的活動情形。其

次﹐在物的方面﹐指出藉由非書家的活動﹐包括各種流動人口與政府﹐透過戰爭 貿易等手

段﹐將各種南朝書籍﹐大量帶到北方。由於書家與書籍﹐都可作為書風的傳導體﹐當這兩種
傳導體進入北方﹐也就代表南朝書法的北傳。 

	 第六節 南朝書法在北魏的流行 本節首先指出:北魏的貴族在仰慕況南朝文化的心態之

下﹐會普遍建立對於南朝書法的認同﹐並且以這種認同﹐來要求北魏宮廷中的書家進行書法
實踐 為了保有工作的機會﹐這些書家也不得不盡力學習南朝的筆法 當這些曾被召入宮中的

書家﹐再次回到社會上的抄寫市場﹐其他的書家為了爭取進入宮廷中服務的機會﹐就不得不
向他們學習這種流行於宮廷中的書法風格﹐以滿足北魏貴族的書法好尚。南朝書風在這種投
上所好的心態中﹐才得以被落實在各種北魏的碑刻書法。 

	 終章 

	 第一節 餘論 

	 本節主要提出鄭道昭是以贊助者的身份、以追求政治利益為目的﹐才製作了包含《下

碑》在內的大批摩崖刻石。只有通過這個觀點﹐才能打破在已往的研究中出現的各種矛盾﹐
並且正確地瞭解鄭道昭與《下碑》之間的關係﹐以及鄭道昭的書史地位。 

	 第二節 結語 

	 《鄭羲下碑》在書風方面﹐有著融合南北筆法傳統的特性。這種特性﹐同時也體現南

朝書法影響北魏書法發展的情形。由於政治與文化氛圍的改變﹐促使北魏貴族們對南朝書法
建立認同感。並藉著類似於雇傭的機制﹐使南朝書法得以在北朝地區普遍地流行﹐而《鄭羲
下碑》正是這種潮流下的產物。鄭道昭作為北魏最高級的知識份子與貴族﹐藉由製作數量龐
大的摩崖刻石﹐不但表現了他在政治、文學、經濟上的雄厚實力﹐也展現出他對書法的好
尚。《鄭羲下碑》作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最能反映當時在北魏地區﹐以貴族的品味為
指導﹐以職業書家的技巧來實踐﹐這樣的書法發展模式。其書史地位﹐自然也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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